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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声里，年味像一层薄薄的糖衣，裹
住了寻常日子的烟火，却裹不住藏在阖家
团圆里的细碎烦恼。

最是心疼侄女，年方二十八，模样清
秀，工作安稳，本该自在享受人生，却在春
节成了全家重点关注的对象。一大家子
围坐饭桌，话题三句不离婚嫁。长辈们的
关心句句恳切，却字字压在她心头。她强
颜欢笑，低头扒着碗里的饭，眼神里藏着
无处躲藏的窘迫。我看着她，想起自己年
轻时的自在，如今却要看着晚辈被世俗的
标准裹挟，连春节的欢愉都要打折扣，心
中满是不忍。催婚的话语像无形的枷锁，
锁住了她的从容，也让这团圆的氛围多了
几分沉重。

弟弟的烦恼，则缠绕在一辆新车上。
打拼多年，想换辆好车犒劳自己，本是喜事，
却成了春节里的纠结事。整日泡在汽车论

坛里，对着各种品牌、配置反复比对，从合资
到国产，从动力到内饰，从性价比到实用性，
越看越迷茫，越选越焦虑。一家人围坐讨
论，各有各的建议，反倒让他更加不知所
措。他眉头紧锁，翻看着手机里的车型参
数，往日的洒脱不见踪影，只剩选择困难的
疲惫。一件本该开心的事，在春节的热闹
里，变成了剪不断的烦恼。

儿子正处高考备战的关键期，春节
于他，没有肆意玩耍的轻松，只有书桌前
的埋头苦读。窗外孩童嬉闹的笑声阵阵
传来，他却只能握着笔，在习题册里埋头
耕耘。想吃的零食不能多吃，想玩的游
戏不能触碰，连走亲访友的闲暇，都要被
知识点填满。他偶尔抬头望向窗外，眼
神里闪过一丝向往，随即又被学业的压
力拉回现实。看着他小小的身影埋在书
堆里，我既心疼又无奈。高考的重担压

在他稚嫩的肩上，连春节最纯粹的快乐，
都成了奢望。

而我自己的烦恼，藏在岁月无声的流
逝里。春节一过，又长一岁，中年的脚步，走
得沉稳却也沉重。镜子里的自己，眼角多
了细纹，青丝里藏了白发，曾经意气风发的
模样，渐渐被岁月磨平了棱角。青春像握
在手里的沙，不知不觉便已流尽，再也回不
到年少时无所畏惧的时光。不再有说走就
走的勇气，不再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肩上扛
着家庭的责任，心里装着家人的忧愁。上
有老下有小的中年，连感慨岁月的资格都
要藏在无人的角落。

春节的烦恼，从来不是某一件事的困
扰，而是不得不面对的生活百态。年味越
浓，心事越重。我们在欢喜与忧愁中辗转，
在责任与岁月中前行，明知烦恼常在，却依
旧要笑着迎接新的一年。

在我老家苏鲁皖三省交界处，四十
年前老乡们春节走亲戚，所带的礼品就是
当地特产蜜三刀、蜜鸡、蜂糕和鸡蛋等。

那年春节，我骑车带孩子去十里外
的胡庄给表叔拜年。骑到半路，突然听
到后边“噗嗒”一声，我忙扭脸去看：一
盒蜜鸡全撒在了地上。

孩子立马吃了一惊:“是我想吃，刚
才偷偷打开，不小心拿滑了……”看孩
子这可怜样，我没有责备他，赶忙支起
车子捡糕点。

蜜鸡糕点是空心的，由于路面仍上
着冻，硬得跟钢板似的，结果大都摔碎
了。我边捡边叹息：这一盒碎渣，咋还
拿得出手？可不拿，礼品就成了单数，
这样送礼是犯大忌的，亲戚会认为不尊
重他！没办法，还是收拾好凑数吧！

于是，我就小心翼翼地将碎渣放在
最下面，把完整的放在上面，再用纸包
好捆扎成原样，放到孩子抱着的布袋
里，重新上路了。

返回时，刚出表叔的村子，我就迫

不及待地翻看回的礼：啊！摔碎的那盒
竟被留下了！

于是我心神不宁起来，愧疚和自责
犹如两根针在无情地刺扎着我：叔一旦
发现，对我该是啥看法！不说我看不起
他吗？以后还跟我来往吗？这事如果
传出去，我还怎么做人？为此，我一直
纠结着。

过了正月十五，周楼的表侄来看我
父母。本来过了十五就不是年了，可表
侄抱歉地说，他父亲的关节炎犯了，腿
疼得不能走，急得不行！这不，自己刚
从外地回来，就被撵来看望。

表侄走后，母亲说收的糕点可以吃
了，我便拿出一包。打开一看，我不禁愣
了，随之大笑！因为我的心病就此治愈
了：这盒糕点竟是孩子撒的那包！

后来见了表侄，我问他跟胡庄啥亲
戚，他说那是孩子的姨家。

“打听这干啥？”他瞅着我问。
我笑笑：“没事，随便问问！”心里却

庆幸没有被表叔发现。

街角的梅花开了，一朵一朵，像是谁
随手撒落的胭脂。元宵节就这么伴着梅
香悄然而至，带着它特有的热闹与温情。

天色将晚未晚，暮色像一块渐变的绸
缎，从浅灰慢慢染成深蓝。街上的花灯一盏
接一盏亮起来，仿佛天上的星星落了一地。
孩子们提着兔子灯跑来跑去，灯影摇曳，在地
上绘出流动的图案。那光晕温暖而朦胧，让
人想起小时候母亲手中的那盏红灯笼。唐
代诗人苏味道在《正月十五夜》中写道：“火树
银花合，星桥铁锁开。”这景象，仿佛穿越了千
年，重现在今日的街头。

记得儿时，父亲总会在这天亲手扎一
盏花灯。竹篾在他粗糙的掌心弯折，发出
细微的脆响。红纸糊上去的时候，要特别
小心，不能有一丝褶皱。最后点上蜡烛，整
个灯就活了过来，在夜色中轻轻摇晃，像是

会呼吸一般。那时的元宵节，空气里总是
飘着糯米粉的甜香，还有爆竹炸开后的硝
烟味，那是记忆中最温暖的气息。

街边的老槐树下，几个老人正在猜灯
谜。他们的笑声和着远处飘来的锣鼓声，
在夜色中荡漾。卖糖葫芦的小贩推着车
走过来，红艳艳的山楂裹着晶莹的糖衣，在
灯光下发出诱人的光泽。元宵节的灯谜，
自古便是文人雅士的乐趣。清代文人李
渔在《闲情偶寄》中说：“元宵灯谜，妙在含
蓄，猜中者喜，未猜中者亦不恼。”这种智慧
与乐趣，至今仍在街头巷尾流传。

我站在人群中，看着眼前流光溢彩的
花灯——它们或圆或方，或大或小，每一
盏都承载着一段故事，映照着一段时光。
远处的烟花忽然绽开，照亮了整条街道，也
照亮了每个人脸上幸福的笑容。

转过街角，我走进一条小巷。这里没
有主街上的喧嚣，只有几盏零星的灯笼挂
在屋檐下，散发着柔和的光。巷子深处，一
位老奶奶正在门口摆弄着一盏莲花灯。我
驻足观看。老奶奶抬起头，冲我笑了笑。“这
莲花灯，是我老伴生前最爱做的。”她轻声说
着，手指轻轻抚过灯瓣，“每年元宵节，他都
会做一盏莲花灯，说是寓意着平安吉祥。”

我注意到，灯座上刻着一行小字：愿
岁月静好，此生常伴。老奶奶的目光随着
我的视线落在那些字上，眼神变得温柔而
遥远。“这是他最后一年做的灯。”她轻声
说，“那天晚上，他点完灯，看着它亮了很
久，然后对我说：‘这盏灯，就当是我留给你
的念想吧。’”我静静地听着，仿佛能看见那
个温暖的夜晚，两位老人相依而坐，莲花灯
在他们面前静静燃烧，照亮了他们满是皱

纹却依然幸福的脸庞。
走出小巷，主街上的热闹依旧。花灯璀

璨，人流如织，欢笑声、叫卖声、锣鼓声交织在
一起。这一刻，我仿佛看见时光的长河，从
古至今，流淌不息。花灯里的流年，是父亲

手中那盏摇曳的红灯笼，是老槐树下猜灯
谜的笑声，是老奶奶手中那盏永不熄灭的
莲花灯。它们串联起一代又一代人的记
忆，将温暖与美好永远留存在这个特别的
夜晚。

正月十五，上元灯火初张，一轮皓月缓
缓升起。这是农历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
夜，故老相传“一年明月打头圆”。此圆，是
天地时序的重启，是人间烟火的收尾，更是
藏在每个国人心中，关于团圆与希冀的最
初印记。

这轮春月，与中秋的清辉截然不同。
中秋之月高远孤冷，带着“千里共婵娟”的
怅惘；而元宵的月，刚从新年的爆竹声里抽
身，沾着灶膛的暖意，裹着汤圆的甜香，低
低地悬在檐角，仿佛一伸手就能触到那片
温润的银白。它不似秋夜那般清寒，反倒
像母亲含笑的眼，温柔地俯瞰着人间。街
巷里，红灯笼次第亮起，与天上的圆月交相
辉映，恰应了“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
不算春”的古意。月光淌过青石板路，漫过
挂着灯谜的灯廊，将万家灯火揉成一片朦

胧的光晕，天地间便有了一种极致的温柔。
元宵的圆，不止是天上的明月。厨房

里，母亲的身影在灯火中晃动，正揉着那团
象征圆满的糯米面。南方的汤圆，讲究的
是“包”出来的细腻。温水和面，揉至光滑
如脂，揪一团在手，拇指轻压出窝，填入满
满的芝麻馅，再指尖翻飞，轻轻收拢。那一
个个圆润的汤圆，躺在竹篾盘里，像极了天
上的微缩明月。而北方的元宵，是“滚”出
来的热闹。馅料切块，在糯米粉里反复摇
晃，每一次滚动，都裹上一层新的期盼，如
同将散落的时光，一点点滚成团圆的模
样。邻里间常互相馈赠自家做的元宵与汤
圆，你一碗我一勺，把团圆的滋味，融进了
彼此的烟火日常里，也让这元宵的圆，多了
几分人情的暖意。

待到汤圆入锅，沸水翻滚间，一个个白

胖的团子上下浮沉，屋子里便溢满了糯米
的清香。盛一碗上桌，热气氤氲中，月光恰
好落在瓷碗里，天上月与碗中圆，在此刻完
美重叠。夹起一个，轻轻一咬，滚烫的芝麻
馅顺着舌尖流淌，甜而不腻，暖到心底。父
亲坐在一旁，慢饮一杯米酒；母亲看着我们
狼吞虎咽，眉眼间满是慈爱。窗外的烟花
骤然升空，在圆月旁炸开一片璀璨，屋内的
欢声笑语，与屋外的锣鼓声交织在一起。
这一碗汤圆，吃的是软糯的口感，品的是家
的温暖。

元宵之夜，也是年的谢幕。过了今夜，
游子便要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农人便要扛
起锄头，耕耘希望。这轮“打头圆”的明月，
既是团圆的见证，也是别离的序曲。记得
那年元宵，我即将离家求学，母亲往我的行
李箱里塞了满满一盒亲手做的汤圆，反复

叮嘱：“在外想家了，就煮一碗，日子要过得
圆圆满满。”车窗外，母亲的身影渐渐远
去。我抬头望向天边，那轮圆月依旧高悬，
仿佛在告诉我，无论走多远，家永远是最温
暖的港湾。

岁月流转，城市的元宵灯火愈发璀璨，
汤圆的口味也愈发多样，可那份对团圆的
期盼，却从未改变。这“打头圆”的明月，是
岁月的刻度，也是情感的纽带。它见证着
孩童的嬉闹，见证着父母的牵挂，也见证着
每一个平凡日子里的坚守与希冀。

今夜，月色依旧，灯火阑珊。不妨停下
匆匆的脚步，煮一碗汤圆，与家人共赏这轮
新春圆月。愿这一年的开头之圆，能许你
四季平安；愿天上的明月常圆，人间的亲情
常在。这轮明月，终将带着我们的期盼，照
亮四季的路。

国仁老汉家着了一把大火，整个家
几乎都烧没了。幸好那天家里没人，孙
子和孙女都去上学了。

看他们爷孙几个可怜的样子，邻居
腾出了两间房先让他们住下，村里的大
娘大婶们你抱一床被子，我抱一床褥
子，更有兄弟爷们扛来了白面，提来了
油。七十岁的国仁老汉，激动得连连向
大家抱拳道谢。

国仁老汉给在外打工的两个儿
子打了电话，他们陆续回来了。国仁
老汉像犯了错的孩子一样低着头。
两个儿子都说：“爹，人没事就行，咱
这房子在村里算最旧的了，我们早想
盖新房了。”

爷儿仨简单弄了两个菜，喝着酒商
量着如何盖房。两个儿子的意思，是向
村里要新宅基地，到马路边上去盖。国
仁老汉沉默了，想了又想，最后叹着长
气说：“咱家在这儿住了好几辈子，我不
想离开。”当即，两个儿子决定，按老人
的想法，在旧地基上重盖房子。

拆墙时，一个工人从一扇窗户下的
墙缝里发现下面有个大窟窿。他大声
喊：“快来看，这里边有个黑罐子。”工人
叫来了主人，抱出了那个罐子。两个儿
子和众人都看着国仁老汉，希望从他嘴
里说出些什么来。国仁老汉想了很久，
最后摇摇头说：“你爷爷走时没交代过，
我也不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

“那咱们打开看看吧。”老大说。干
活的人都知趣地退后了些。老大伸手
去拿上面的盖子。他的手有些哆嗦，老
二也一脸严肃。国仁老汉眯着眼，嘴里
念叨着什么。

老大轻轻从里边掏出了几张黄色
的纸，那都是过去的粗草纸。后来又伸
进手去，特意在里边转了转，最后空着
抽出了手。老二有些不甘心，抓起罐
子，把口朝下，好像一定要从里边倒出
些什么来。

两个儿子望着眼前那堆纸，又望了
眼父亲。国仁老汉示意儿子打开看

看。老大拿出一张纸：
欠条

因刚打完仗，伤员没吃的，今从国
顺先生处借到小米二十担、小麦十担。

特立此据
八路军独立旅三团团长：王杰
民国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爹，这是一堆烂纸，一点用没有，
扔了吧。”老大说。

“是呀，爹，我以为祖上给我们留下
了什么‘宝贝’呢，白激动了半天。”老二
红着脸说。

国仁老汉像想起了什么，说：“听村
里的老辈人讲过，你爷爷也说过一些，咱
家过去是个大家族，那时家底厚，红军和
八路军有困难了就来借粮食，没想到留
下了这些借条，你爷爷从来没跟我说
过。”国仁老汉最后说：留着吧，也是个
念想。

房子盖到一半时，来了个记者。他
说，听说国仁老汉拆旧屋找到了东西，他
来看看。拍了照后，记者兴冲冲地走了。

没多久，镇上、县上又来人看了那
些东西，并做了详细记录，然后把东西
拿走了，还询问了两位上岁数的村民。

当时国仁老汉想，拿走了清净，省
得这个来看、那个来访的。

国仁老汉家的房子要封顶时，县长
亲自带人来祝贺，并交到国仁老汉手里
一沓钱。县长说：“我们找有关部门精
准核算过了，这是欠条上借您家东西加
上利息的钱。您家过去为国家作出了
贡献，我代表国家，谢谢你们！”

“我们没有向国家要钱的意思。”国
仁老汉赶忙解释。

县长说：“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
的事。再说，您家盖房子，也需要钱。
您一定要收下。”四周响起了群众热烈
的掌声。

实际上，县里并没有这笔开支，钱是
县长号召县直机关的党员自愿捐的。他
心里想，自己是共产党人，人民对党的恩
不能忘，把欠的钱还上，是理所应当的。

在故乡的床上
我贪恋一场沉睡
早起的鸡鸭
叽叽喳喳不肯停歇
朝阳漫过了老屋安静的屋檐
一声轻唤从门外温柔地飘曳

“起床吃饭了”
是母亲熟悉的语调
恍恍惚惚间
我还是无忧的少年
偷得这几日清闲
把尘嚣都忘掉
收起往日书卷
缩进温暖的棉被
故乡的夜
能包裹所有疲惫

一束阳光刺破了朦胧的睡眠
惊醒！时光已经淌过三十年
身在新年烟火，心却留在从前

在故乡的床上
我还想再多睡一会儿
用梦留住这一刻，安稳的人间

春雷隐隐，雨丝柔柔。蛰伏酣眠了一
冬的万物，又开始焕发盎然生机。岸畔枝
头，迎春花吹起了黄灿灿的小喇叭；潋滟碧
水间，雨珠激起细小涟漪，河水一路欢歌着
向东蜿蜒流淌。梧桐树刚刚吐露出绒绒的
芽苞，带着生命的“脉动”与力量，让人凝望
间心生美好与希望。

行至一处乡野阡陌，一畦春韭绿，满眼
青碧翠。一位老先生踩着泥泞，一边用手机
邀约老友尝鲜，一边低头弯腰剪割这早春的
头刀韭。他是退休教师，隐居祖宅。他说，
最惬意莫过于三两好友小酌慢品，餐桌上少
不了一盘头茬韭炒鲜蚬。

望着田垄翠若丝带的“春菜第一美食”，

我轻吟道：“绿葵紫芥香尤美，春韭秋菘味有
余。”老先生如遇知交般递给我一捆春韭：洁
白的根茎处裹着浅紫的外衣，秀色盈人，清香
馥郁。看我喜滋滋如获至宝，老人笑道：“春
韭入馔百味佳，它在民间被称为‘还阳草’，能
促阳气生发，焕发脾胃活力。”

家乡惊蛰日有食韭菜盒子的习俗。乡
野郎中出身的二爷爷，每次用筷子夹起满嘴
流香的菜盒，总会引用李时珍的话，说“韭”
是“菜中最有益者也”，可驱虫祛毒。

巧手的母亲极会做家常小吃，我做韭
菜盒子便是得她“真传”。友人食后赞曰：

“比饭店做的都香！”于是将老先生赠予的春
韭麻利摘洗切碎，再敲几个乡下买回的笨鸡

蛋，起锅烧油炒成蛋碎，配以铁棍山药粉丝
碎。馅料黄绿相间，细丝轻绕，热油一泼，满
屋飘香。拎起一张擀圆的面片，裹入馅料对
折，在半圆边缘捏出层层花边，放入电饼铛
以薄油煎制。煎至酥脆金黄，咬一口，脆香
袭人，鲜嫩绝伦。

雷声轰隆，万物苏醒。惊蛰像天地间
擂起的“咚咚”鼓声，它震落冬的萧瑟，敲响
春的跫音。“春雷惊百虫，翠野启春耕”，我在
垄上田畈，在散发着泥土清香的田墒间，情
醉一畦春韭。它的浓烈辛香顺着味蕾漫开，
让我梦回故土。那一口“香塌天”的韭菜盒
子里，储满了我的乡愁和惊蛰天的浓情回
忆——真是春的味道，“韭”知道。

风筝，是春天开在天上的花
不会驾驭桀骜的春风
倒像误入局中的孩子
被风攥住了无形的把柄

像一尾刚上钩的鱼
挣不脱那根长长的绳
风筝，一场虚拟的真实
不肯放下凌云的梦

握线的人，却把春风当成花期
凭栏而立，沉醉风中
心随云影渐渐浮躁
不顾风筝何去何从，不问西东

既然无力挣脱
挣脱也只会坠入泥坑
不如乘风而上
让风托举，无怨无悔地飞行……

在岁月的长河里静静流淌
你的精神，永远的航标
想起你，一个普通却不平凡的人
你的生命，如夏花般绚烂

你用行动诠释了何为奉献
在人间留下了爱的痕迹
想起你，那些助人为乐的故事
在时光中，依旧温暖如昔

你的身影，在历史的书页里
是一抹永不褪色的鲜红
想起你，那些平凡而伟大的瞬间
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行

你的名字，刻在时代的碑文里
你的精神，如星辰永恒
想起你，那份无私与真诚
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

一年明月打头圆
□ 王汐钰

花灯里的流年
□ 杨丽丽

旧欠条
□ 黄卫民

串亲礼
□ 张昌伦

韭香里的惊蛰
□ 李仙云

春节的烦恼
□ 高贵华

想起雷锋
□ 聂柟

睡在故乡的床上
□ 胡秀玲

曹曹曹
风风风

雀梅争春雀梅争春
汤青汤青 摄摄

风筝，不会驾驭春风
□ 姜连龙


